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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被俘囚桂林 李济深以友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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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初春，上海文
学发展基金会的几位文友
应被茶艺界称作“江南壶
怪”的国家级海派紫砂传
人许四海之邀前来欣赏藏
品并品茗聊天。那天，大家
一边喝着许四海新沏的
“冻顶乌龙”，一边听他谈
壶论茶。谈兴正浓时，许四
海突然对李小林说：“巴老
喝茶用不用紫砂壶？用紫
砂壶才喝得出茶的真味
来。”小林听后说道：“爸爸
生活上从不讲究，有什么
就用什么，现在用的是个
普通的陶瓷杯。”“什么时
候我专门为老人家做把
壶。”许四海说。

同年6月，许四海带着
全套工夫茶茶具来到巴老
寓所，在客厅里的红木茶
几上摆起了“龙门阵”，前
来助兴的李子云、萧关鸿
和记者陆谷苇等坐在茶几
周围，巴老仍坐在那把高
靠背椅子上，面朝茶几静
静地看着许四海进行洗
杯、滤茶等一道道繁复的
茶艺程序。许四海边做边介
绍如何用水，还谈了如何泡
好茶，怎样品茗的经验，讲
得很详细。当茶泡好后，茶
几上摆放着一杯杯密绿带
金黄的工夫茶，清新怡人的
茶香味在客厅里弥漫开来。
巴老接过许四海端过来的
紫砂茶盅慢慢地啜饮着，连
声说：“好！好！”

巴老爱喝茶，但很随
意，有什么茶喝什么茶。进
入晚年，爱喝酽点的茶，如
云南的沱茶和祁门红茶之
类。用黑茶压制成圆锥窝

头状的沱茶是平时常喝
的，无论在家里还是住在
华东医院，护理员每天早
上都会把沱茶掰碎后浸泡
在巴老的陶瓷盖杯里，想
喝时开水一冲即可饮用
了。

茶艺“表演”过后，许
四海小心翼翼地从手提包
里取出两把紫砂毛坯壶摆
放到巴老身旁的小桌上，
这两把同一款式的壶是仿
制壶大家程寿珍在1925年
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
金奖的“掇球壶”而成的。许
四海在拉坯时特意缩小比
例，一来与喝工夫茶的茶壶
大小相近，二来使巴老用起
来轻巧些、方便些。壶的一
面是许四海画的“佛手”，寥
寥数笔的写意花卉图；另一
面他特意留着请巴老题字，
巴老拿起粗笔在两把壶上
都签了名。

巴老在壶上签名的那
一刻，我站在边上心想，此
时的巴老面对小壶会不会
触景生情，勾起他对老舍
先生的怀念呢？果不出我
所料，事后巴老与友人闲
聊时，多次提及有关壶的
故事，还回忆起许多逝去
的朋友，其中就有老舍、井
上靖和林憾庐等。

1979年底，巴老怀着
悲痛之情写出了《随想录》
中的第三十四篇《怀念老
舍同志》。他在文中写道：
“别人对我讲‘壶’是福建
人沏茶用的小茶壶。乞丐
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
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
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

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
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局。我
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
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
跳楼。他也不会把壶摔碎，
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
间。”

在《怀念老舍同志》的
整篇文章中，我注意到巴
老始终把老舍的“壶”贯穿
全文，提到“壶”的文字不
下五六处，用“壶”论理，以
“壶”叙情。最后，巴老的结
论是：人亡壶全，老舍把人
间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
了。

事隔20载的1999年1
月29日，巴老为老舍百年
北京国际研讨会题词：“老
舍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
永远活在他的作品中，活
在一代代读者心中。”这可
能是巴老选择老舍之“壶”
不碎的真正缘由吧。

巴老拿到许四海烧制
好的两把成壶后，一把留
用，另一把委托小林、祝鸿
生带到北京赠送给了冰心
大姐，让她一起分享这份
乐趣。冰心大姐也很喜欢，
还专门请人拍了张手捧茶
壶的照片寄给巴老。友人
听闻此事后告诉巴老，“四
海壶”在台湾人眼中很吃
香，已到了一壶难求的行
情。巴老听了，一笑而过。

我知道，在巴老眼里再
贵重的紫砂壶也只是一件
实用的茶具，同时还是一种
可以寄托情怀的友情之壶。
（编者注：本文作者陆正伟

著有《世纪巴金》《晚年巴

金》等） （据《文汇报》）

王维的五律 《观
猎》：“风劲角弓鸣，将军
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
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
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
里暮云平。”中唐选本《极
玄集》原样照收，晚唐的
《又玄集》再次原样收录，
宋蜀刻本《宋本王摩诘文
集》亦与二唐选本同。

然而，非常滑稽
的是，在宋人郭茂倩
《乐府诗集·近代曲
辞》、洪迈的《万首唐
人绝句》里，《观猎》
改为《戎浑》，且仅取
前四句，五律成了五
绝。也许，宋人不能
接受王维的这种写
法，认为前四句“观猎”，后
四句则非“观猎”。

最不可思议的是，清
人彭定求《全唐诗》里，
不仅只取前四句，而且连
作者都换成了张祜。这样
的“狸猫换太子”，就很不
好解释了。细细想来，说
不定是白居易惹的事。
《观猎》入选的《极玄

集》由姚合编纂，成于开
成元年至开成三年间。该
选本在当时饱受赞誉，被
誉为“至鉴如日月”；后
来，元人蒋易也说此选本
“识鉴精矣”。奇怪的是，
中唐选本《极玄集》，竟选
入盛唐的王维，且将《观
猎》列于卷首。

姚合《自序》云：“此
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
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
后来之非。凡二十一人，
共百首。”此序极其简洁，

也很有意味：
其一，强调被选入者

为诗坛一流乃至超一流
高手，并以“射雕手”和
“极玄者”誉之；

其二，选者明言，入
选者自唐诸选本中选出；

其三，“庶免”句，似
有立此存照的意味，又似
有一种裁决的意思。那

么，姚合的“话中有话”，
究竟是想说给谁听的？

史料记载，姚合比白
居易小七八岁，出道也晚。
白居易淡出长安后，姚合
继而成为文坛一时雅主。
长庆五年，张祜去杭州拜
谒白居易，其猎诗深为白
居易欣赏，获赞可与王维
《观猎》一比。张祜猎诗的
原题是《观魏博何相公
猎》，或为《观徐州李司空
猎》。全诗云：“晓出禁城
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
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
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
处，一雁落寒空。”

平心而论，张祜的诗
不错，然格调不高，多身
世不遇之怨，是“一声何
满子”的悲怨，而非以壮
迈取胜。虽也气概壮激，
有现场感，但工笔细刻，
率直浅露。可不知出于什

么目的，白居易过誉张祜
的猎诗。姚合得闻白居易
之评，恐怕是有所不满
的。这是不是他在《极玄
集》中收录王维《观猎》的
一个考量因素呢？

其实，李白也有猎
诗：“太守耀清威，乘闲弄
晚晖。江沙横猎骑，山火
绕行围。箭逐云鸿落,鹰随

月兔飞。不知白日
暮，欢赏夜方归。”诗
中写了一个太守夜
猎的过程，顶多称
得上“写兴逼真”。
张祜与李白的猎
诗，实际上有一个
共同特点，即流于
质直而辞意俱尽。
而王维的《观猎》，半

写猎时，半写猎归，起得突
兀而先声夺人，收得意远而
完美关合，中两联一气流
走、承转自如，有格律束缚
不住的气势、尺幅千里之境
界。它揭示了意境创设的奥
秘，移远以近、变虚为实，即
实即虚、超入玄境，给人以
无限想象的空间。故而，清
代著名诗人、诗歌批评家沈
德潜评价此诗：“章法、句
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
中亦不多见。”

那么，为什么清人会
有“张冠李戴”的失误呢？
《全唐诗》成书匆促，而白
论影响甚广，难免造成后
人辨识上的混乱。特别是，
白居易推崇张祜的五绝，
而宋人又对《观猎》有过
“截”绝，清人直接冠名张
祜，自以为是在情理之中
的吧。 （据《解放日报》）

李济深和叶挺渊源颇
深，两人曾是保定军校同学；
1921年，两人追随孙中山先
生，在粤军第一师任职。国民
革命军改组后，李济深出任第
四军军长，支持叶挺组织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并且在
北伐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为
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

1941年，“皖南事变”
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
俘。李济深第二天在桂林得
到消息，大为愤慨。他当即
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
官顾祝同发报，要求妥善安
排好叶挺生活，又联络各
界，共同呼吁尽早恢复其自
由。李济深还派叶挺的副官
梅文鼎等人到上饶看望叶
挺，并转告叶挺好好养伤，

自己和社会各方正努力争
取他早日释放，并和在澳门
的叶挺夫人李秀文取得联
系，向她及时说明情况。

1941年7月，叶挺被国
民党当局从江西上饶转押
到重庆，途经桂林。李济深
当即动身到叶挺囚所探望。

不久，蒋介石命令将叶押往
重庆。李济深得知此事后，
考虑到特务可能在途中加
害叶挺，于是密令办公厅二
处处长舒宗鎏以“为了防止
途中逃跑”为由，改用民航
飞机，护送叶挺安全到达重
庆，并给何应钦写信，请他

设法保护叶挺安全。在李济
深等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
石被迫同意李秀文探监。

1942年年底，蒋介石又
把叶挺押解到湖北恩施，交
给陈诚看管。李济深联系陈
诚，让他设法保证叶挺安
全。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
军司令长官，问叶挺有何打
算。叶说:“我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是逃跑，第二是自杀，
第三是到桂林和任公(李济
深) 一起住。”经蒋介石批
准，同意他去桂林。

李济深得知叶挺要来
桂林的消息，立即请梅文鼎
来桂林，给他一笔钱，让他在
建干路买了一栋两层小楼，
供叶挺居住，还为叶挺争取
了一份“第四战区高参”的待

遇，月薪3000元法币和两石
米。但由于战时物价飞涨，叶
挺一家人经济上仍然十分
困苦，为了帮助叶挺，李济深
又让他全家搬到桂林远郊
的观音山下。这里前有草地、
后有荒山，可以种植农作物
和放养家畜，贴补家用。

叶挺在桂林期间，虽然
可以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
但周围总有特务监视。由于
李济深是桂林最高长官，所
以尽管受到监视，叶挺仍可
自由进出李济深的办公室。

李济深在桂林的民主
抗日活动，令蒋介石感到不
安，遂在1943年11月撤销军
委会桂林办公厅，一个月后
改派李济深任军事参议院
院长。同时，蒋介石害怕叶挺

逃脱，命令将叶挺押至湖北
恩施囚禁。在李济深的默许
下，时任李济深的高级参谋、
共产党员的胡希明在李济深
办公室向叶挺转达了周恩来
对叶挺的问候和指示。

叶挺走后，李济深继续
照顾留在桂林的李秀文及
其家人。日军进攻桂林前
夕，李济深曾安排一条船送
他们离开桂林，因船被特务
扣留，李秀文带着全家流亡
到罗定，住在友人谭冬菁家
中。后来在李济深的帮助
下，全家搬到了广州。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
月4日，叶挺获释，李济深当
时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六
届二中全会，两人终于再次
见面。（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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